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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平诗三首

天柱山

拔地未忘盘古情，
共工虽怒却难倾。
若非此柱撑天壁，
纵有人间无月明。

秋声

来去影无踪，
秋宵动怒容。
狂吹无所忌，
我当耳边风。

机场安检

欲上除非不驾云，
驾云当被细搜身。
搜身犹冀人心好，
心好更须安检门！

刘辉诗二首

灵隐寺

千年峰自在，
应是寺飞来。
林合泉心冷，
云分法眼开。
佛门空鹫岭，
尘愿满香台。
识得菩提树，
究由谁个栽。

青城后山访故人

寻隐天将暮，
峰回寺角孤。
青苔滑瘦石，
野水定肥鱼。
洗耳松涛润，
杂花竹径迂。
横柯看斧印，
知是有人居。

这是一篇思考多年而没敢公开发表的随感。
这注定是一篇可能引起广泛共鸣或强烈反弹的短
文。时至今日，再不公开自己的观点可能有愧于时
代，有违于学者良心。

（一）
我们从事生物分类学研究多年，熟知界、门、

纲、目、科、属、种，也知晓总纲、亚纲、次纲、总目、
亚目、次目、总科、亚科甚至股、群、族、组等等。但
是，对于“新诗”如何界定分类，是否为“变种”“杂
种”？一直迷惑不清。后来多方请教，并按照分类学
原理进行探讨，发现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一
类新“物种”，可以叫做“句”，本质是“句读”或者

“散句”，满足句子、句法、句号等要素。极简言之，
诗词或诗歌，应该具有较高的节奏度、韵律度、对
应度、凝炼度、情感度、想象度、感染度，不满足这
些基本要求的文字组合只能归属于小说、散文、散
曲、散句等范畴。再让一步，再“新”的诗，至少应该
坚持韵律、节奏、想象、情感等基数。如果上述基数
皆不具备，那就应归入“句”。

开宗明义，核心观点就一个：鉴于目前“新诗”
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所谓“新诗”已经严重影
响甚至亵渎“新诗”乃至诗歌本身，如果诗歌还不
清理自己的“门户”，不把“句”这一“另类”区分出
来，那么有可能把“大花猫”叫“大熊猫”，把“企鹅”
叫“天鹅”，“新诗”继续浑浑噩噩，“诗”与“句”也不
能早日各归其位、各展其长。

为了正本清源，必须痛下决心将有些“新诗”另
外取名为“句”。今后，凡是写长短不一、单独成行的
句子，不满足诗歌基本要素的，不能叫写新诗而只
能叫写散句；凡是写散句的人，只能是“句人”而非

“诗人”。凡是满足诗歌基本要素的优秀“新诗”，实
际上就是好诗，不应该叫“新诗”。因此，我们现在通
常所说的“新诗”，可以分成诗和句两类。句，就是不
讲对仗平仄，不讲韵律节奏，不讲意境意象,不讲上
下结构和前后语言间的逻辑关系,可能具有一定含
义的成行排列的一段或多段文字组合。

这是对新诗的分类和正名，不是否定新诗，而
是对诗与句的彼此尊重。

（二）
众所周知，新诗产生于上世纪初那场新文化

运动。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
古老的“东方文明”受到了西方降维式打击。

什么原因导致的落后挨打？在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过程中，先驱们把目光和手术刀，先后投向了
工业、制度、国民性，却始终不得要领。

于是那场运动，逐渐将封闭落后的总根子，聚
焦到了汉字，聚焦到了文化，聚焦到了引以为傲的
诗书礼易和唐诗宋词……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
运动肇始，最终必然蔓延到了“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白话诗”，题目叫《两

个黄蝴蝶》，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这是从无比自大到无限自卑的过程中，从睥

睨一切到否定一切的复杂纠结中，开眼看世界后
所表现出的文化上的颠覆。在鲁迅先生都准备尝

试废除汉字、推行汉语罗马化的时代浪潮中，诗，
就这样被拉下神坛、充斥白话、回到民间。

（三）
应该说，胡适的“白话诗”，还保留了“诗”的诸

多基本元素：第一字数，第二韵脚。
后来的诸多新诗，与之相比无疑发生了更严

重的不可思议的变异。
既然新，就要不讲格律、不需押韵！
既然新，就要彻底颠覆、彻底改变！
于是，不押韵，不打标点，甚至不遵守现代汉

语分行断句的规范要求，成了所谓“新诗”的标配。
如果现在谁写新诗，每句字数一样，且还押韵，就
注定是一个笑话，是一个不被所谓新诗圈承认的
伪诗人。

恰如一首题为《新诗》的“新诗”所呈现的那
样：

那些
所谓的
诗人把
一句完整的话分成
几段
一行一行
排列
就成了
新诗

“新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将“诗”拉下了神
坛，而类似的太多新诗，则让人开始质疑“新诗”自
身，这样的“新诗”，使“诗”蒙尘。

（四）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有着极为独特而崇高

的地位。
《诗·大序》这样评价诗：“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国人早就认
识到诗歌是抒发情感、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

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像生命、爱
情、寂寞、苦恼、感动、彻悟，这些即时的、神秘的、
独特的精神体验中，诗在风吹云动、花开叶落的境
界里，揭示了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这种有限，赋予了短暂的生命以意义”。

有人甚至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灵魂与情
感最为幽微的探索与表达，不是哲学，而是诗歌。

即使从诗的表现形态观，韵律、节奏更是其必
须具备的基本要素。诗之为诗，需要诗人掌握成熟
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
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
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

离开了韵律节奏等诗的基本要素而称为诗，
就跟指着一头鹿说是马一样荒唐。

诗乃文学之祖，艺术之根。与词相较，诗无疑更
需要雕琢。词本身就是对诗各种严苛要求的解脱与
突破，一旦突破，就只能叫“词”而不能叫“诗”了。

由此，也可以知道“诗”的挑剔与门槛，可不是
随便就能叫的。

（五）
句子长短不一的新“句”，为什么在特定的时

代背景下竟被叫做“新诗”？尤其词原本就是“长短
句”，为什么这些句子，是“新诗”而不是“新词”？

道理很简单。要打破一样东西，一条捷径就是
把这件东西所属价值体系中最高贵的核素拉下马
来。把最需要雕琢语言与意境的诗，变成白话与口
水，就是如此。

时间过去了 100多年，我们可以对当年“第一
批吃螃蟹”者，所作的试图把高贵庸常化的探索保
持必须的敬畏，但后来者群起而仿效，就不是庸常
而是庸俗了。

重要的是，现在举目所见的太多所谓“新诗”，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白话入诗，而是难懂的白话；不
再讲究意境，而是充斥呓语。把白话复又表达得晦
涩，把庸俗包装成高贵，这一乱象愈演愈烈，成为
寄生在“新诗”中挥之不去的恶性肿瘤。

泥沙俱下，“啊”是好诗，晦涩是技巧，呓语是
意境……有评论指出，所谓新诗，就是不好好说
话。有人说，当你什么都不会写的时候，还可以写
新诗！因为新诗对作者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不脑
残，能写字就行！

有人还根据自身经验，提供了一份哭笑不得的
“新诗”写作攻略：将想说的话，用多国语言来回翻
译，最后翻译成中文，就是一首味道十足的“新诗”。

而输入几个关键词，就由计算机组合成一首
首“新诗”，更成了风靡一时的“指尖上的游戏”。

人与电脑的区别，在于灵魂与情感。
当没有灵魂与情感的机器，也能够写出不少

“优秀”的“新诗”，新诗还是不是诗，就是一个必须
严肃面对的课题。

颠覆一切的同时，已失去一切。

（六）
广义言之，诗是一切艺术的统称。一切美好的东

西都可以用诗来形容：诗一般的风景，诗一般的国度，
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年华，诗一般的时代……

自“五四”以来，“新诗”作为一种“广义的诗”，
在特定阶段，的确发挥过也正发挥着不少宝贵的
属于文学也属于思想的特殊作用。

“五四”时期，它以变革为底色，或磅礴，或浪
漫，都指向了创造；

战争年代，它以斗争为号角，投入生活，呼唤
觉醒，曾传递着力量；

之后，或记录时代悲欢，或诉说个体离合，或
抒发独特体验，“新诗”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呈现
出流派更繁多、迭代更迅猛、圈子更固化的特点。

唯一不变的是，“诗人”这一称谓，依旧代表着
整个社会荷尔蒙最旺盛的群体，最受男女文学青
年尊崇与艳羡的标签。

直到到了网络化时代。“新诗”这个旧时堂前
燕，最大限度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传播者和创作者的语境
里，门槛的高低，必然决定了传播与创作内容的美
丑高下。

“新诗”的门槛最低，当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
“诗人”、创作“新诗”时，“诗人”这一桂冠的成色，
无疑如同“小姐”、“美女”等称呼一样，悄然发生着
几乎不可逆转的污名化改变。

以前的“诗人”，是身份与才情的象征，现在一
提到“诗人”，往往成了戏谑与不堪的代名词，这是
对不少优秀的新诗作者尤其是真正的诗人的严重

不公。
《光明日报》就针对新诗刊发评论称，历史上

诗歌的繁荣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当代新诗的困境
基于文化自信的缺失。而零门槛写作让新诗趋向
粗鄙化。

到了给新诗甄别分类和重新命名的时候了。
到了必须为“新诗”正名的时候了。

（七）
有些新诗不是诗。它没有诗的要素，不符合诗

的定义，应该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如果不是“新诗”，叫什么才最合适？我们认为

应当将这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命名为“句”。
理由很多：
一是明确地位。“新诗”100年走过了不凡的历

史。从好的积极的一面看，它的价值、影响与普及
程度，完全有资格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跻身

“诗词歌赋”之列，与之相并列成为“诗词歌赋句”；
这是进步而不是退化，这是前进而不是回归。

二是体现传承。“句”的内涵十分丰富。字数不
一的“词”原本就叫长短句，“句读”是蒙学就介入
的内容，相对正式的说话叫“一句话”。叫“句”，既
高度彰显了新诗句子长短不一的特性，又有着最
广泛的传承基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三是拓展空间。既有助于维护“诗”的纯粹和
崇高，也有利于曾经的“新诗”，现在的“句”进一步
甩开“诗”的束缚，开辟属于自己的“句”的广阔空
间，任其远走高飞。

四是厘清关系。使“新诗”与“诗”不再陷入一
轮轮不必要的纠缠，不再陷入一次次“新诗到底是
不是诗”的无谓论争。自此一别两宽，各自成就，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

……

（八）
可以想见，就如同当年白话入诗时，很多遗老

遗少如丧考妣一样，新诗“不是诗而是句”的论断，
也必然会让靠新诗吃饭的人，因失去了存在的饭
碗和逻辑，而必然恼羞成怒。

但其实，连所谓新诗最忠实的拥趸，也不得不
认同这样的区别：诗最大的特点是节奏、韵律，既
高度凝练，又感情充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丰富
的想象力。而这些特点，绝大部分所谓的新诗已经
基本不具备。

结论：
一、“诗”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崇高、不容亵

渎；
二、“新诗”产生于特殊年代，有特殊背景和特别

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已完成其特定历史使命；
三、“新诗”的精神在当代未能得到很好传承，

不少已经异化为笑谈，继续叫“新诗”，使部分好的
诗及诗人，形象受到误伤、精神得不到弘传；

四、绝大多数打着“新诗”名号的诗，名不副
实，在泥沙俱下之下，“新诗”大多已不是“诗”甚至
不是新诗，“新诗”本身遭遇亵渎和尴尬；

五、亟需为“新诗”正名。“不是诗而是句”，这
是按照生物学的分类学进行的科学划分，不是贬
低，而是肯定与提升，方向明确，前景灿烂。

因此，有些新诗就是货真价实、堂而皇之的
“句”，有些新诗人就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的句人。

杨吉成诗二首

三道堰绿道留句

偶遇时芳艳，
平川数径通。
安闲清兴发，
群鸟入榛丛。
有座能观景，
眼前多阜丰。
云偏疑驾鹤，
禅定欲谈空。
抛俗长居此，
何须苦道穷。
青黄红紫绿，
五色乱河中。
怡乐随心意，
痴呆一老翁。

说秋

草木知秋云缓行，
清泠一味说秋声。
秋虫守口殊音少，
秋水伊人赏晚英。
秋意本来丰穰足，
秋嵌拙句语轻轻。
黄华隽逸真秋暮，
寥落言秋有蔽明。

有些新诗不是“诗”而是“句”
□ 李石（成都）

温州我去过四次，次次都游楠溪江，看过的景
点太多，实在记不住了。但要让我选一处最好的，
我以为，最美不过石桅岩。

与全国其它地方的景区相比，石桅岩不算大，
溪水、岩石、山峰、栈道、亭阁……至多一天时间就
可以游完。几次游石桅岩，都是在秋天。脑子里回
想它的景致，感觉总是美的，这种美不好言说。论
雄奇险峻，人文名胜，它都比不了那些大川名山。
三山五岳，雄奇灵秀，各具特色。泰山之雄、华山之
险、衡山之秀、恒山之奇、嵩山之绝早已闻名于世，
与那些名山相比，这里的山不险、不奇、不雄、不
绝，但是石桅岩的山独有一种俊美俏丽的风韵，更
为精致耐看。山之不同，亦如人面，细微处需要慢
慢品味。石桅岩景区美在自然，美在适度，美在和
谐，浑然天成，不加修饰，不见斧痕，它是我见过最
美的山之一。

进景区大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峡谷中那块
巨大无比的岩石——石桅岩，平地拔起，孤立眼
前。它高306米，通体皆石，呈褐红色，岩顶分开，形
成双峰并峙、比肩而立之态。岩体似刀削斧砍般耸
立，恢宏伟岸，气势磅礴。令人惊奇的是岩石全部
裸露，只有顶部生长草木，葱绿夺目，如玉石点翠，
为其增色。石桅岩三面环水，它与附近的山峰拉开
了一定的距离，人们走近，更感觉到它的雄奇壮
观。若是处于远处的山上，或与群峰相近相连，那
效果就要差很多，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山峰而已。

石桅岩远观，据说如船行水面，与扯起的桅帆
相类。我去过几次，凝神观望，总觉得这名字有些
牵强，也许与我的想象力匮乏、不了解船桅有关。
进入景区，近距离临石仰望，石峰确实高大无比。
山石山形，任凭人们想象，叫什么不重要，看着美
就好。观景睹物重在心理感受，面对壮美奇景，游
人自会感动，自有体味。景由心生，不管它像什么，
天地间突现此石，我生出的只是震撼，感叹于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游石桅岩景区可分两路，步行船行皆可，两种
方式我都走过，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韵味，最
好是两者结合，步行进入，坐船返回，反之亦然，沿

途风景尽揽，各种体验尝遍，不失为一种好的选
择。

走陆路，沿山体的峭壁建有一条栈道，道路宽
敞平缓，登高的阶梯不多，下面是水，上面是山，缓
步而行，峰回路转，两岸美景尽收眼底。途中建有
亭台可供游人歇息，且走且停，老少皆宜。景区不
是很大，沿栈道步行，全程大约一个小时，一般游
客不会感觉疲劳。除了景美，游着不累，是我到石
桅岩的切身体会。

行至山顶处最为惊心动魄的是一条不长的玻
璃栈道，俯瞰脚下，谷深沟险，溪清石乱，立于崖
边，身若悬空，胆小者不免心悸腿软，手脚冰凉。好
在玻璃栈道只占路面的三分之二，靠山体一侧有
窄路可以通行。全国各地景区修建玻璃栈道的地
方不少，若论惊险刺激，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点
到而已。

回程，可选择坐船，在两山峡谷中的溪上畅
游。景区由东向西形如9字，顶部是石桅岩山峰，下
方转弯处便是小三峡。这名字起得烂俗，全国号称
小三峡的太多，有拉大旗之嫌。不管它叫什么，这
里的风景确是美的，河道弯弯，水声潺潺，两岸重
峦叠嶂，峭壁不绝，山林竹木，郁郁葱葱。

石桅岩周边有九座比它矮小的山峰，环形拱
卫，相分相离，众星捧月下更衬托出石桅岩孤峰独
立之雄奇。九座小山形态各异，间距错落，高低有
致，如同巨大的山石随便堆放在那，近看远观皆相
宜，这些山若是一味地崇山峻岭，高耸云天，连成
一片，石桅岩便掩没其中，没了味道。山的名字我
记不住，上面林木繁茂，植被密布，但山体并不是
单调的绿色，岩石裸露的地方现出山的本色，灰中
带白，白中泛黑，深浅相间，变化多端，再加上树木
杂草的绿色覆盖其上，真是景色怡人，妙笔难画。

溪边河床遍布裸露的怪石，大的数尺盈丈，小
的不足一掌，它们在水中横七竖八，恣意无束，或
卧或立，形状奇绝，变化多端。

观景，我以为还是自然的好，看的是山是水是
风光，原始天真，和谐自然，不扭捏不造作，一经人
为的修饰就假了。这里的山虽没有丰厚的人文景

观，但我以为最好看的就是山的本身。石桅岩的美
全在山水间。这山、这水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灵
秀、静谧、精致。船行碧波上，人游美景中，看过石
桅岩，何必慕三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虽非仁者智者，却喜
欢温州的山和水，喜欢石桅岩的山和水。这里的山
是美的，众峰林立，峭壁危岩、造型独特，姿态万
千。但我以为，石桅岩除了山美，更美的应该是水，
它是景区最具特色最吸引人的地方。

山缺了水便无魂，山水总是连在一起的，如影
随形，相依相伴。石桅岩三面环水，楠溪江绕山而
过，水到了这里变得温软了柔媚了，轻盈而俊秀，
溪水弯弯曲曲，如少女婀娜的身姿，尽显妙曼窈窕
的曲线之美。我以为，这里的水美就美在这蜿蜒变
化之中，山峦多姿，溪水多彩，曲径通幽，变幻无
穷。当然，赶上枯水期，船是没法坐。我上次来的时
候，水不多不少，领略了水的绚丽，水的美妙。

都说青山绿水，这里的水却不止一个绿字。船
行江上，溪水随着光线的变化和水的深浅而呈现
出多种颜色。阴影水深处，水或湛蓝或碧绿，两岸
的山崖峰石、花草树木以不同的色彩投入到水的
怀抱，掩映其中，浓淡相宜，水中的倒影如同彩缎
轻舞，画卷慢展，让人竟不知是景在水中，还是水
在景中。水浅光照处，溪水清澈见底，洁净如洗，水
下的石头灰白黑褐、深绿浅黄，五彩斑斓，清晰可
见。

水的特点自然是动，石桅岩的溪水宽窄不一，
深浅不同。落差大处，涧深水急，溪水与石头撞击，
浪花似雪团迸出，哗哗的水声传出，清脆悦耳，富
有节奏，伴着两岸啾啁起伏的鸟鸣，在清幽、静谧
的峡谷中,这声音此起彼伏，空灵回荡，有如天籁。
此时此刻，身处此境，真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
感。

石桅岩的水流视雨量大小或急或缓，我见到
的平缓之处为多，有的如镜子一般平静，山影临
水，草木倒映，微风过处，波澜不惊。四外景物，如
真如幻，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谷深山幽，画意天
成。这种意境，实在是人间难得的美景。

名山易得，好水难寻。如果说石桅岩的怪石奇
峰是一颗颗光彩照人的珍珠，楠溪江就是一条晶
莹华贵的丝带，将它们和谐地紧紧串连，浑然一
体，熠熠生辉。它蜿蜒曲折，款款流淌，如诗如画，
如醉如痴，向游人揭开一道道神秘的面纱。

溪水赋予石桅岩以生命，以灵魂。因为水，这
里显得婀娜多姿；因为水，这里变得鲜活灵动。山
水一体，山水交融，正是因为水的滋养，水的孕育，
水的映衬，石桅岩如同一块美玉屹立在楠溪江岸
边。

好山好水好地方，石桅岩有这样的好山好水，
自然不愧是楠溪江沿岸最美的景致。

最美石桅岩
□ 张映勤（天津）

石桅岩景区


